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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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老庄的“道”是现象世界整体及这一变化过程，现象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即阴阳）构成境域，境域

是解释万物的所以然（即本体）。本体只是一种假设，需要在修德（即实践）的历史过程中检验其效用并形成新

“德”。而在澄清“道”和“德”涵义的基础上，又可对构成老庄哲学主干的一些重要命题，如“有无相生”“阴阳互

根”“析万物之理”“始制有名”“齐物”“物物者非物”“非常道”“辩无胜”“心斋”“坐忘”“逍遥游”等，形成全新的诠

释。道的主要作用体现在维系万物为一体、让万物自为，也即在一体之中让万物自成境域、互相合作、互相成

就，此即“一体多元”的自由。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于其中，这也就是古代中国人“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信仰的存

在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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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解老解庄者，多将道解释成超验的

形而上学的实在，因而难免有主观臆造色彩，更

不能说明道在老庄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即人生

问题中如何发挥作用。我们将从老庄追问终极

问题的方式入手，分析论证老庄哲学的非形而

上学特色，挖掘出“道”和“德”的真实涵义，进而

对老庄思想进行一种全新的诠释。

一、老庄追问终极问题的方式

万物不停生起、存在以至湮灭，形成了世间

万象。一个现象的存在，是以某个在前的原因

为前提的。那个在前的原因本身，又必须是某

种更早的原因的结果。这样追溯下去，就形成

了一个因果序列。针对这样一个因果系列，神

学和形而上学断言存在第一因：它本身不再有

别的原因，但能自行开始一个因果系列，这样才

能够彻底解释世间现象。西方传统哲学采取了

这一种追问方式，是尼采、马克思、维特根斯坦、

海德格尔等终结了形而上学。

老庄认为不存在第一因，主张这个无穷的

因果系列“收敛”于自身。《老子·第二十五章》论

证到：如果道是第一因，那么道生万物就是一次

性的、单向的、直线式的过程，而不会有“折”

“转”“返”的姿态，更不会“周行不殆”。如果道

生成万物，那么道存在的意义也有赖于万物，这

样的道就不是“独立”的。《庄子》对因果系列作

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后也说，虽然有人认为这一

因果系列“有终”“有极”（《庄子·在宥》），但是，

人们经过探求，“焉知”其“所终”和“所始”（《庄

子·山木》）。于是，人们“不原其所起”（《庄子·
则阳》），转而承认因果系列“无终始”（《庄子·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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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把这个“无穷无止”（《庄子·则阳》）的系列

“正而待之”（《庄子·山木》），看作是一个整体，

并“言之无也”（《庄子·则阳》）。

《老子·第二十五章》还用“大”形容道的没

有边际，无所不包。显然，只有世界整体本身才

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这个世界整体本身构成

“混成之象”，那就是道。《庄子·齐物论》借“天

籁”深化了这一问题。郭象在注释中将“天籁”

解释成“会而共成一天”和“块然而自生耳”。

“块”本作“凷”，是个会意字，表示土块装在筐子

之中。“块然而自生”即是众物聚集，“相互扶持”

成“一个相连的整体”而一起变化，“自然”就是

这一整体的变化过程，这也就是“道法自然”的

真正含义。老庄把万物的变化过程作为一个整

体，万物生灭的原因就在而且只在这个整体本

身，不用求助于神和超验的东西，这一特性被称

为“自本自根”（《庄子·大宗师》），这是一条基于

现象世界和整体论的探索路径。

老子主要从动态过程来刻画“道”，这即是

“道冲而用之”（《老子·第四章》）。《老子·第五

章》说道“动而愈出”，强调的是无穷的生成过

程。《庄子·田子方》说：“吾终身与汝交一臂而失

之，可不哀与？”郭象解释说：“今交一臂而失之，

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复今我也。我

与今俱往，岂常守故哉！”这和“人不能两次踏进

同一条河流”一样，都是强调事物的“无常”，进

而否定每个事物存在严格的同一性。庄子主张

人的同一性在于“虽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庄子·田子方》），成玄英疏解为“夫变化之道，

无时暂停，虽失故吾而新吾尚存，斯有不忘者存

也，故未始非吾”，也就是环境中只要保持某种

程度的连续性即是同一的，庄周化蝶亦不失

我。庄子据此建立“齐物”和“物化”之论。

二、境域和突生

天地万物都在变化之中，“能浊以静之徐

清”（《老子·第十五章》）达成一个相对平衡的状

态，这就是“静”“均”和“和”（《老子·第十六

章》），此即“道生一”。“一”是万物存在的前提，

“万物虽多，其治一也”（《庄子·天地》）。这种状

态并不是无差别的、同质的存在，道作为世界整

体，甚至还不是对称的①，其中一定有“彼”与

“是”之分（如果是同质的，道也就无由变化），此

即“道生二”。

《庄子·齐物论》称之为“物无非彼，物无非

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之间的这

种相互作用即是阴阳②。“彼”“是”在这种相互作

用的过程中扬弃现成的规定，并获得新的规定

性。这一过程无穷无尽，所以事物总是处于未

完成的生成状态之中，此即“方生方死，方死方

生”，事物处于一种生和死、新和旧的叠加状

态。“彼”“是”“相因而生”，实际上是互为手段、

互为目的，“彼”和“是”都同时包含值得肯定的

东西和应该否定的东西③，此为“方可方不可，方

不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一物之中“以

可不可为一贯”（《庄子·德充符》），意思就是

“是”和“非”就如同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这就

是“两行”。对立的“彼”“是”在无穷的相因而生

中“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此即

“寓诸庸”。对于对立双方，庄子认为“不用”“劳

神明”将一方“同”于另一方④，而是希望双方如

狙公与猴子一样进行对话与协商，“使之和豫，

通而不失于悦，使日夜无隙而与物为春，是接而

生时于心者也”（《庄子·德充符》）。

这就看出，老庄的辩证法与西方非此即彼

的斗争式二分法不同。“彼”“是”之间的阴阳反

复构成了原本的生存境域或结构，《老子·第二

十五章》称之为“域”。诸多现象构成了境域的

四类要素，此即“域中有四大”：“道大，天大，地

大，人亦大。”万物生于道，所以“道”是境域要

素。“天”是时间要素，“地”是空间要素。“天”

“地”“人”三“大”在《庄子·秋水》中被称为“时

（历史）”“墟（地域）”“教（传统）”。引入“教”这

一维度，体现了人对境域的适应和改造活动，使

得境域结构变成了一个自反馈的系统。《庄子·
逍遥游》描写了众多生命的境域结构，有鲲鹏、

蜩与学鸠、朝菌与蟪蛄，有冥灵、大椿，有彭祖、

宋荣子和列子。《庄子·秋水》中有河伯、海神若、

蛙和海龟。对于生存于境域中的人和物来说，

他们的基本境遇、历史传统和对未来的期望（与

物、自我和他人的关系）深深地包裹着他们，并

形成了人和物的本性。人们不能就事物本身来

谈论其意义和价值，如“有用”“无用”，事物的意

义和价值必须放在其所处的具体境域中确定。

如果本体是事物存在的根据或所以然，那么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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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就是事物的本体⑤。

万物由境域而生，万物是否可以还原成构

成境域的某一要素？《庄子·天下》提到了当时学

者讨论的一个命题“卵有毛”。如果承认还原

论，那么因为鸡有毛，这毛最终必定来自鸡蛋。

但“卵有毛”这个不存在的现象，实际上否定了

还原论，主张突变论。万物不能凭空而生，必依

赖于境域之“有”、生于“有”，“有”决定了发生境

域的界限（“徼”）。但是“有不能以有为有，必出

乎无有，而无有一无有”（《庄子·庚桑楚》）。既

然万物生成原因不能“还原”到某一具体事物之

中，那么“无有”其实强调了这个“无”来自于众

“有”之突生，并不是空无一物的“无”，也不是实

体性的“无”（“无有一无有”）。海德格尔认为：

“至于无根本不是什么存在者，这并不排斥无以

其方式而属于存在。”［1］114“有”和“无”同出于此

“块然而生”的境域之中，相互缠绕，生生不已。

对于突生，还有另一种理解，即已知的境域

因素并不能充分解释事物的生成和性质，可能

还存在不为人知的因素。或从根本上说，事物

的存在根据只能从道即世界整体本身去找，道

才是万事万物的终极根源和本体，境域只是我

们为了方便说明而安立的本体。境域和道共同

构成了事物的二重本体。人生都处在有边界的

境域之中（“物各有极”）。没有“有待”（《庄子·
齐物论》）的境域，人生就没有一个着落处；但如

果局限于境域之中，人又丧失开放的心态和超

越性⑥。庄子认为，这个边界根本不是从外界加

给存在者的东西，更不是一种受坏作用限制意

义上的匮乏。这种边界只是境域中的事物相因

而生，处于均衡的状态时自然形成的，是可以而

且应该打破和消去的，这样两个境域逐步融合、

“摇荡”以生成新的境域和意义。“逍遥”其实是

“消摇”，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和钟泰的《庄子发

微》里讲得非常清楚。逍遥游就是摇动境域现

成边界而使之消失从而形成新的境域。“人有能

游，且得不游乎？”（《庄子·外物》）这是一个保持

开放心态不断超越的过程。逍遥游不是“游乎

四海之外”（《庄子·齐物论》），而是“乘物以游

心”（《庄子·人间世》），而物体现在身家乡邦天

下（《老子·第五十四章》），所以真正的逍遥游

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过程构成了

“自我”。

三、现象和解释

《庄子·齐物论》说：“古之人，其知有所至

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

不可以加矣！”有学者误将“未始有物”解释为

“化有为无”。在常人眼中，物是与我分离、独立

于我而存在的实体。“未始有物”否定了这样的

物，由此常人所认识的物，就一定是“随其成心

而师之”（《庄子·齐物论》）的结果⑦。具体来说，

我们的感觉也预置了先天的视角，就不是外在

对象的客观再现，所以离珠虽然“能视百步之

外，见秋毫之末”，但不能认识终极实在，“使离

珠索之而不得”（《庄子·天地》）。

人们的逻辑推理都要从大前提出发，但《庄

子·齐物论》断言“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

是”，因此“辩无胜”。逻辑推理的有效性建立在

矛盾律和同一律的基础上，但是矛盾律和同一

律的有效性又是建立在严格的同一性的基础

上。老庄并不承认这种同一性，也就釜底抽薪

地否定了逻辑推理能认识终极实在。因此，《庄

子·齐物论》说：“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大

辩不言。”由此可见，老庄和西方后现代思想一

样反对西方传统思想的“逻辑中心主义”。

我们的感性和理性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立

场，我们其实活在我们看世界的那个眼光里，或

者说我们活在关于世界的信念网络中。这些理

所当然的信念或常识，构成了我们的世界。世

界与我们怎样理解、看待世界不可分。不同的

世界观，使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也形成了

不同的理论。对于这些理论，“众人辩之以相示

也”，想分出一个对错高下，而“圣人怀之”（《庄

子·齐物论》），能容纳多个、甚至相反的观点。《庄

子·天运》中比喻理论“其犹柤梨橘柚邪！其味相

反而皆可于口”，这就是庄子的“齐—物论”。

为了从现有狭隘的世界观中解放出来，老

子提出了“涤除玄鉴”和“损之又损”的体道方

法，这不是反智，而是暂时去掉或悬置现有的知

识和信念，这样人们就有可能从不同角度看到

世界的另一面。庄子称之为“心斋”（《庄子·人

间世》）和“坐忘”（《庄子·大宗师》）。老庄的方

法其实就是西方现象学的“还原”，通过还原，我

们就会回到日常思想忽略的起源上去。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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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各种被思维经济原则忽视与简略掉的现象

就会呈现出来，“万物云云，各复其根，各复其根

而不知”。这个“根”其实就是一个正在发生、正

在构成着的境域，是一个非主非客、无尽缘起、

巨大而复杂的境域。老子形容为“浑浑沌沌”

“窈窈冥冥”“昏昏默默”，《庄子·天地》称为“象

罔（网）”，海德格尔称之为“physis（原在）”［1］11。此

时万物未有分别，也无形，还不是我们平常所看

见的样子。对于这种在二元化之先的原发构成

状态，我们无法去施加判断（比如符合与否），因

为它是一切意义和能去判断的根源。我们能做

的只是去收拢它，让它不受现成观念框架干扰

和遮蔽而显现出来。老庄称之为“始制有名”

（《老子·第三十二章》）和“析万物之理”（《庄子·
天下》），海德格尔称之为“揭蔽”和逻各斯。

析理的首要方式是技术，“始制有名”中的

“制”指的就是技术。《庄子·达生》中梓庆先顿悟

而后“削木为 ”。海德格尔讲技术的本质就是

解蔽和构架，能让在场者显现并聚拢在那里。

现代技术能将自然中存在的煤、油、铀等能源开

发出来，转型加工、储存、转运，这些都是让在场

的存在者显现的方式。技术是人的本质，不仅

是人类达到自己目的的制造手段和行为，而且

它们本身就参与了境域进而参与了人的构成。

析理的方式还有名言。圣人析出万物的理

（纹理之理）后，会给万物命名。但这名言并不

如初生小鸟的叫声（“异于 音”）那样只是自我

心理活动的结果，因为“言非吹也，言者有言”

（《庄子·齐物论》）。这名言也不是对外界客观

实在的准确反映，因为即使“今且有言于此”，如

果我们不是事先知道标准，也“不知其与是类

乎”（《庄子·齐物论》）？如果我们设置了某个标

准，又如何知道那就是某物的标准？这就会陷

于无穷后退之中：“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

者。”（《庄子·齐物论》）⑧此外，人们也可以凭空

制作名言，如“方的圆”“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

（《庄子·天下》），名言所指并不必然存在（“指非

指”）。名言只是人们对世界的假设和解释。

要将隐藏者显现并制造出来，是一种没有

通则的方法，它依靠的是顿悟、艺术的直觉，是

天才的慧眼。《庄子·齐物论》说“莫若以明”，《人

间世》称为“虚室生白，吉祥止止”，“鬼神来舍

（相助）”，《庄子·大宗师》称为“朝彻”，斯宾格勒

称为“观相术”。这些天才被《郭店楚简·老子》

称为“王”，被庄子称为“真人”。《庄子·大宗师》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先有真人后有真知”，直

觉和感觉、知觉一样是知识的来源。儒家和佛

家称这些天才为“圣人”，这些天才构成了库恩

所说的“知识共同体”。

事物从黑暗、遮蔽的状态现出身来，作为现

象立于面前，就像处于光明之中，老子称之为

“白”。老子说“知白守黑”，意思是揭蔽出的表

象只是“作为存在之一变种”，存在还隐藏有其

他可能形式。《庄子·齐物论》说“故分也者，有不

分也”，从浑沌之中分别出一些事物，但是还有

没有分别出的东西。壶子将心斋后呈现的“事

情本身”状态比喻成“渊”，并说“渊有九名”，他

随意“收拢”并展现了三种形式（《庄子·应帝

王》）。“道”字最早出现在西周早期的金文中，本

义是一个人站在四通八达的路口寻找方向和出

路。《老子·第十章》说“明白四达，能无知乎”，

《庄子·天运》说“傥然立于四虚之道”，《庄子·知

北游》说“四达之皇皇也”，正是用“道”的本义。

“道可道，非常道”中的第二个“道”字，更应该作

导引解释，这种导引可以朝向四个方向，所以是

“非常道”。老庄的“道”体现的是一种多元真理

观，这才是“道”的真正含义。

希腊人更关注“知白”，忽略了“守黑”，揭蔽

之后只将敞开显示的现象当作全部存在或唯一

的存在者本身（一元真理），继而将之上升为超

验的理念，存在变成了理想。而现象“不再是起

来起作用，也不再是外观之展示自身”，而是成

了与理想相对的模本，这个模本（现象）必须要

符合其原本（理念），否则就是一种“缺陷”。真

理变成了正确性，这就是“符合真理观”⑨。

四、实践和历史

如果名言只是一种假设，那么名言及其表

达的命题为什么具有普遍确定性以致被视作规

律？《庄子·天运》中有：“云者为雨乎？雨者是为

云乎？孰降施是？”云雨恒常的结合，孰果孰

因？老庄的“德论”即是对此回答。老庄使用的

“德”是指为物所禀有或依循之道，是“物得以生

（谓之德）”（《庄子·天地》）的内在基础。显然，

“德”首先指得天而生的器官，如《庄子·列御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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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心耳眼舌鼻”称为“五凶德”，《庄子·骈拇》说

“骈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于德”，德与指足并

称。“德”是“物得以生”者，很自然又被称为

“种”，“种”的内部还有结构，所谓“万物皆种也”

（《庄子·寓言》），“种有几。……万物皆出于几，

皆入于几”（《庄子·至乐》）。佛家“种子说”与此

非常类似。“德”还是先天的规范，体现在人身上

即“性”。《庄子·庚桑楚》说“性（德）之动，谓之

为”，《齐物论》说“道行之而成”，强调的正是“人

之所为”。《老子·第五十九章》主张“重积德”，

《老子·第五十四章》更是提出，修德的具体进路

是修之于身、家、乡、邦以至天下。修就是经验

或实践，实践的结果包括了各种行为规范，后世

将这些规范固化成了“道德”规范。

老子推崇“赤子”“含德之厚”（《老子·第五

十五章》），认为唯有与生俱来才是真实的，才是

完好无缺的，所以主张尽本有之性。而修性即

是“人之所为”，《庄子·秋水》中有流派反对“以

人灭天”。这与印度瑜伽行派的种子本有说相

近。但是，《庄子·徐无鬼》说“道之所一，德不能

同”，《庄子·则阳》说这些“自外入者”“有主而不

执”，虽然规范着人的行为，但也不能“执”为僵

死的教条。《庄子·庚桑楚》中说人为（“伪”）就有

可能“失”。《庄子·山木》特别指出“德”需要“与

时俱化，无肯专为”。《庄子·德充符》说：“德者，

成和之修也。”在世界中要达到和合境界，就要

根据环境加以变化，“德”就不能是绝对的、固定

不变的规定，佛家称之为新熏种子。后天的实

践也能“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与天地为合”

（《庄子·天地》），继续参与天地大化。这里的

“至同”就是“大同”，能够容纳不同于“初生之

德”的“德”。这样的“德”，老庄称之为“玄德”。

人的思想也无非是自然的、高于自然的超

验来源，完全是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

进化产物。即便最低级的生命，也有某种程度

的组织。一只变形虫要有一段连续时间的活

动，要对空间环境有所适应，它的生活和经验决

不可能寄托在刹那生灭的、原子式的、孤立的感

觉上，它的活动与它的环境、与过去及未来的事

件是关联着的。生命所固有的这种组织，就是

“德”。《庄子·知北游》说：“调而应之，德也；偶而

应之，道也。”“德”使超自然的或超经验的综合

成为不必要的赘物，它是经验的组成因素，为心

灵的积极进化提供了基础和材料。为了维持生

命，就要改变周围环境中的某些因素。生命的

形式愈高，对环境的主动改造也就愈重要。生

命将自己对世界的理解、情感和期望注入到外

部世界，在这一改造外部世界的过程中，生成了

新的“德”，并通过复杂的机制遗传下去。这些

惯例都与进化中的境域结构息息相关，作用和

体现在境域结构中就是理性和规律。经过无数

长时间的遗传和变异，“德”可以向无限多的方

向演化，其中一支最终幸运地形成了我们现在

的“先天结构”。我们其实生存在惯例所构成的

世界之中，这就是历史，而惯例和历史可以体现

出某种规律。能够存活至今的生命，一定是

“德”帮助其适应了外部世界。《庄子·大宗师》肯

定了“真人”之知能“登假于道”。如果生命历经

无数年的演化至今尚存，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它

的“德”所产生的印象不符合“事物存在方式本

身”，没有理由怀疑这印象就是关于“事物存在

方式的真实的说明”。尽管如此，这两者之间还

是有区别的，不能将两者划上等号。因为，这印

象只是事物诸多存在方式的一种可能，我们还

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方式。

五、整体和部分

物之所在，道随在而在，道无所不在，道同

时具有“周遍咸”（《庄子·知北游》），也即普遍性

和包容性。但道“作为整体的世界本身”或“作

为整体的物化过程”，并非简单地指万物万事或

万化万变之总和。当整体在每一个个体中再现

时，就有某些东西构成一个结构，道指的就是这

种事实结构，通常意义上的所有事物均处于这

样的事实结构之中。《老子·第二十五章》中说

“域中有四大”，就明确指出：部分的境域（“多”）

之中含有整体的“道”（“一”）。

道的这个特性令人费解。因为在常人看

来，如果一个事物存在于给定的某类事物的全

体成员之中，那么它便不可能同时又包容此类

事物之全体成员。所以有人理解“作为整体的

世界无所不在”的意思并非是它作为一个部分

或成分而存在于所有事物之中，而是通过其部

分或成分的处处存在，它间接地存在于所有地

方。有人从关系论的角度来理解，认为老庄的

老庄哲学的当代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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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域论是一种关系论，也就是说“所有一切在存

在者中发生的情形，都只能通过它与其他存在

者以及与其他规定间的关系并在存在者之中被

确定”。但是，“因为所有关系的整体并非自身

又存在于一个关系之中，按照关系来思考，这个整

体根本就不‘在’。个体之物不会作为纯粹的个体

之物存在，同样地所有关系的整体也就不是‘某

物’。这个作为整体之物的整体是‘无’”［2］286。但

是，这些都只是常人的看法。量子力学从一个

方面向我们展示了真实世界远非现在看见的那

样。相对于常人眼中的万事万物来说，道可以

说直接同于其中的任何一个，进而完整地存在

于其中的任何一个之中。同时，常人眼中的任

何事物又都悉数包含于道之中，每一事物都成

了全息原理的小宇宙。常人眼中万事万物的区

分只是自己的造作，而非道本来的样子，在道之

中本来不存在任何这样的区分。当人用自己发

明的名言概念描述道的这种特性时，总是以悖

论告终。如果世界是这样一种结构，爱因斯坦

所抵触的“幽灵行为”也可以得到合理解释。

这样的道也就不是日常意义上的“物”，《老

子·第十四章》说“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

《庄子·知北游》和《庄子·在宥》中反复说过“物

物者非物”。但是《庄子·知北游》中又说“物物

者与物无际”，“物物者”与“物”并无分别，这“物

物者”就不是形而上的东西。以前的解庄学者

对“物物者非物”的说法感到疑惑不解，要么避

而不谈，如王夫之；要么从中推论庄子的道是超

验的实体，有学者将这些解释称为形而上学在

当代的复兴。其实，“非物”并不必然就是“超验

的实体”，还可以是万物组成的某种“结构”。怀

特海在《过程与实在》中以过程整体和关系（即

事实）为本体，他的过程哲学主张整体存在于部

分之中，部分依赖于整体而存在。西方后现代

主义吸收了怀特海的过程哲学思想。罗姆巴赫

将这种思想称为“结构思想”，他认为欧洲思想

史的第三个阶段是“结构”的时代，大约从 2000
年通往未确定的未来。

《庄子·知北游》中说“天不得不高，地不得

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

与”，《庄子·在宥》则说“一而不可不易者，道

也”。道似乎是具有某种意志并将自己的意志

贯彻到底的存在。《则阳》中稷下道家学者接子

和季真讨论了这一问题。接子认为：道有使物

之功，完全决定着事物的性质。季真认为：道莫

为，任物自由自为。庄子则认为：如果“或之

使”，事物就会陷入完全决定论之中（“有名有

实”）；如果“莫之为”，事物就没有名实所代表的

确定性（“无名无实”），最终会陷入虚无之中，所

以两家之议都“不正于其情”。

道是世界万物的整体，但这一整体又存在

于每一物之中。具有这种特征的道构成一个自

反馈的系统，至少有如下两个特点：

（一）自反馈系统的输出又可以成为系统的

输入，万物和人相互作用的结果都会再作用于

宇宙人生过程，《老子》称之为“反（返）也者，道

之动也”，《庄子·天地》称“性修反德，德至同于

初”。在这样一个整体和部分相互归属的系统

中，作为世界整体的道不可能独断地决定部分

（事物）的性质，这种非决定论是“非常道”的含

义之一。

（二）道的主要作用体现在维系万物为一

体、让万物自为，即在一体之中让万物自成境

域、互相合作、互相成就，此即“一体多元”的自

由。人与自然有机统一于其中，这也是古代中

国人“万物一体”“天人合一”信仰的存在论基

础。曾有人把十面镜子摆到十个方位，中间点

烛，使烛光在镜子里互相映现，用来说明整体和

部分互相关涉的关系。现代人做过类似的试

验，将摄像机对准屏幕拍摄，并把图像投影到屏

幕上，当人点燃一根火柴时，屏幕显示出一种不

可预测的复杂图形。这样存在整体成了一个不

确定者，此即“非常道”的另一层含义。大自然

就是从这些简单的自反馈机制出发，产生不同

的形态，并以之为材料（《庄子·知北游》中称为

“万物以形相生”），以突生的方式产生更复杂的

组织或万物，最终演化出生命和人。正如《老

子》所说：“弱者，道之用也。”我们可以这样来理

解《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对于世界整体

本身或道来说，或者对于体道的人来说，并没有

最终的确定性（《天运》称“所常无穷”），何为万

事万物的最终构成元素、何为其最终的根源等

问题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庄子·天运》称“一

不可待”）。因而世界“到底是什么”就不成为终

极问题，因为这个“什么”终究是处于变化之中，

因而终极问题都是一个“到底如何可能”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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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彼岸世界。从根本上

说，作为整体的经验世界本身，是没有一切目

的、一切止境的，它是一个无尽的追求。这世界

生生不已、健行不息，在永恒的自我创造、自我

毁灭中构成自身的巨大节奏和样式，做出“天地

盈虚，与时消息”的伟大游戏。

结 论

老庄哲学具有非实体主义、非本质主义、非

逻辑中心主义等特点，与西方后现代思想属同

一谱系。按照流行的观点，西方社会从中世纪

传统宗教社会经启蒙运动，具备了现代性，开始

了现代化，经过发展产生后现代思想，现在处于

向后现代社会过渡阶段。而以老庄为主干的中

国古典思想在先秦就已是“后现代性”的思想。

这一差异表明：我们需要深入反思中西文化的不

同特点和不同发展道路。由此出发，我们才能树

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这是老庄哲学在当代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所在。

注释

①物理学家吴健雄 20世纪 50年代通过实验证实了弱相

互作用中的对称不守恒。形象地说，世界整体是不对称

的，重心偏左（《牛津大学公开课·康德的纯粹理性批

判》）。②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称为“牵引作用”，

并把这一状态描述为“展开而又留恋着的起作用”。参

见马丁·海德格尔著，陈嘉映、王庆节译：《存在与时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年版，第 42页。③杨朱

和康德都认为将他人作为手段是不道德的。④原文是

“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细察“同”“一”之意义与“朝

三”的说法便知其实是写错了。⑤在西方，所谓本体是

与现象相区别的、超越现象的、在现象背后不变的存

在，是“作为存在的存在”（比如柏拉图的理念、亚里斯

多德的实体）。《老子·第五章》说“虚而不屈”，此处“虚”

否定在现象和生成过程背后不存在实在的东西。老庄

的境域与佛家龙树的因缘结构、西方后现代的结构思

想基本一致。⑥德国哲学家罗姆巴赫称之为“密释

性”。参见 H·罗姆巴赫著，王俊译：《作为生活结构的

世界》，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5页。⑦这一命

题与王阳明的“心外无物”、佛家的“万法唯识”和胡塞

尔的意向性探讨的是同一类问题。⑧海德格尔说：“除

非是我们对一棵树到底是什么的表象早已心中有数

了”，否则，“究竟我们怎么会发现这么多特殊例子，这

些个别的树就是树，就是树这样的东西呢？”参见马丁·
海德格尔著，熊伟、王庆节译：《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

馆 2019年版，第 82页。⑨西方后现代哲学反对唯一实在

观以及唯一真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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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庄哲学的当代阐释

The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of Lao-Zhuang Philosophy

Han Dongping and Wang Banban

Abstract：Lao-Zhuang’s“Dao” is the whole of the phenomenon world and the process of change,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henomena （Yin and Yang） constitutes the horizon, and the horizon is the reason for all things （ontology）.
Ontology is only a hypothesis, which needs to test its utility and form new morality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moral
cultivation （practice）.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meaning of“Dao” and“Morality”, some important propositions
that constitute the backbone of Lao-Zhuang philosophy, such as“being and not being”“mutual rooting of Yin-yang”

“analyzing the logic of things”, “human civilization arose and there were names”“uniformity”“things-creator is not
thing”“not the unchanging way”“no victory in debate”“pure state of the mind”“forget the difference and opposition
between self and the universe”“the happy excursion”，etc. can also be interpreted completely. The main function of Dao
is to maintain the unity of all things and make all things self-contained, that is, to make all things cooperate and
achieve each other in the unity. This is the freedom of unity and plural. Man and nature are organically unified in it,
and this is the basis of ancient Chinese belief that“all things are in one”and“universe and man are united as one”.

Key words: Dao; morality; horizon; exsul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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